
2023.6.15 星期四
责编 薛亮 ｜ 美编 张怡凯 ｜ 校对 李萍 天下 A09

“我无处可逃”

“为什么偏偏是我？”受访的校园欺凌受害者想不明白。
伤害来得毫无缘由，可能是因为外貌的某些特征，或是性格内
向不合群，抑或是家境普通，甚至可能因为优秀出众。他们因
此负上“原罪”，莫名其妙成了被针对、孤立、欺凌的对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
报告》指出，全球各地都存在校园暴力与欺凌现象，影响着许
许多多的儿童和青少年。相关估算显示，每年约有2.46亿儿
童和青少年遭受某种形式的校园暴力与欺凌。

时隔多年，当被欺凌者回忆起那段黑暗的岁月，发现伤疤
并没有痊愈。她们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救赎，“被欺凌的恐惧感
依然在梦里反复攻击我”，“希望当时有人能告诉我，我没有
错”。

有人找到了当年实施欺凌的人想要讨回一句“对不起”，
结果对方已经全然忘记。说“我忘了”，欺凌者只需要1秒钟；
说“我没事”，被欺凌者却可能需要一辈子。

校园欺凌的隐秘角落校园欺凌的隐秘角落

““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偏偏是我？？””

被欺凌者并不是没有想过求助。
一开始，卡比尝试过求助老师，

但因为欺凌大多没有实质的暴力行
为，学校给的处罚轻飘飘。老师找
那些同学谈话后，他们反而变本加
厉，在他们看来，找大人告状是非常
幼稚的行为。

有一次，卡比找表姐倾诉，表姐
却说：“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你要
想想你自己的问题。”这句话让卡比
认定“自己是一个罪人”。从此她不
仅不再反抗欺凌，还开始自我惩
罚。她会用圆规或剪刀划伤手臂，
会刻意不吃饭让自己受饿，还写了
一些诗歌，经常用到“小丑”这类意
象，喜欢把自己写得像瘟疫、过街老
鼠，写完再把纸揉成一团，扔到学校

钟楼的阁楼上。
同样地，当小鱼把欺凌的遭遇

告诉母亲，母亲的建议是“你做好自
己就可以了”。于是，她一直“冷处
理”。“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小鱼
说，因为不发声就被大家当作默认，
小集体的舆论完全被欺凌者操纵，
那些“罪名”就会一次又一次叠加在
自己身上。

《校园暴力与欺凌-全球现状报
告》指出，许多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受
害者不会把他们的经历告诉任何
人，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含老师在
内的成年人、害怕产生不良影响或
遭报复、负罪感、耻辱感或困惑、担
心不会被认真对待或者不知道去哪
里寻求帮助等。

给被欺凌者带来伤害的，不仅
是带头的人，还有周围人的态度。

“一个善良的人被放在一个集体当
中，可能也会在集体狂热中被卷入
非理性行为。”卡比说道。

为何校园欺凌容易形成群体性
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
叫作“黑羊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群
体中，一些“本质不坏”的人会自发
性地对某一个成员进行“无形”的攻
击。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
态度转变是微妙的。海苔（化名）记
得，曾经班上有一位女同学被男同
学欺凌，刚开始她还和这位女同学
要好过一段时间，后来班级里对她
的风言风语增多，海苔选择疏远她，

“在她被欺凌得最严重的时候，我刚
好也构成了冷暴力的一环”。

当欺凌一个人变成一个集体的
“正确法则”，旁观者也被迫站队。

小茜（化名）记得，初中班上某个女
同学本来有一些朋友，但因为家境
普通，渐渐地，孤立和批判她成了大
家的“习惯”。

在这个班里，同学们普遍家境
都不错，小茜感觉自己跟这位女同
学是相似的——一个普通得不能
再普通的家庭的孩子，她自卑、小
心翼翼，没有勇气对这位女同学公
开释放善意。被欺凌的悲剧没有
发生在她身上，但又切实发生在她
心里。

小鱼（化名）很想有人“拉一把”
当时的自己。高三一整年，她在班
上几乎没有朋友，因为跟一位学霸
朋友翻脸，对方拉拢全班孤立她。
她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
什么？”她很希望能有人告诉当时的
自己：你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只是被那一个人不喜欢了，而不
是真的有什么天大的过错。

卡比（化名）被欺凌的经历从幼
儿园一直持续到高中。她是一名孤
独症谱系（又称自闭症谱系障碍）人
士，小时候不善于语言表达，喜欢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言行举止
跟同龄人不一样，她被当作异类，几
乎走到哪都没有朋友，总是孤零零
一个人。

最严重的是初中时期。她初中
就读的是一所封闭管理的寄宿制民
办学校，所有同学从早到晚衣食住
行都在一起。“那是一所所谓的贵族
学校，但我一点都没觉得同学们‘高
贵’，相反，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很野
蛮。”

驼背、皮肤黑、长痘、戴牙套、天
生汗多，因为这些特征，一入学她就
被同学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总是
被调侃“你有没有洗澡”。有人偷偷
翻她桌柜里的日记，明目张胆留纸
条说“被我看过了”；她在课堂上发
言或在讲座上提问，底下的同学会
用嘲讽的眼神盯着她，恶意模仿她。

难得有人向她示好，她兴奋不
已，非常珍惜，以为终于有了自己的
朋友。没想到，他们只是想利用她，
让她帮忙欺骗老师。年级里评出几
大“神兽”，她是其中之一，几乎被全
年级的同学孤立。“我什么都做不

了，感觉自己无处可逃。”
从二年级开始，李由（化名）就

掉进了校园欺凌的“黑洞”。她当时
在一个二线城市里就读最好的小
学，成绩优秀，深受老师重视。在班
上，她有两个朋友，一个外向、一个
内向，家境较好，社交能力很强。但
朋友很强势，总是要求她按照她们
喜欢的样子做，否则就威胁李由绝
交。

李由觉得这样的关系太不平
等，不想一忍再忍，拒绝了她们的一
次要求，结果双方一下子反目成
仇。“那时候我太小太天真了，完全
没有意识到，一场针对我的围剿即
将开始。”

这两位女同学凭着活跃的社
交，不断拉拢朋友，把李由以前的秘
密全都包装成“黑料”说出去，还向
其他人许诺，只要加入讨厌她的行
列，这个小团体就可以给对方好处。

她还要忍受肢体的攻击，一些
男同学会故意打她，在排队上下楼
梯时踩她的鞋让她摔倒，狡辩说“开
玩笑”“是我的手自己在打你，不关
我的事”。女同学则在背后散播流
言抹黑她的名声，或者表面上装作
对她很好，一转身就把她送的东西
扔掉。渐渐地，她被全班同学孤立。

欺凌者留下的伤害，有的受害
者需要用一生来自我疗愈。

小学时的欺凌对李由的影响很
大，到初中也没有缓过来。她原本
是一个乐观、外向的女孩，什么挑战
都敢去试一下。到后来，在学校欺
凌和家庭不幸的双重打击下，她不
敢抬头看人，永远低着头看脚，说话
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回答问题时被
老师反复要求“大点声”，但她依然
不敢大声说话，被老师批评“真是左
耳朵说给右耳朵听，右耳朵都嫌听
不见”。

她的愿望就是要变成一个没有
感情的透明人。三四年级这段时
间，李由有一段记忆是空白的，“完
全记不起，就好像被挖掉了一样”。
长大以后读了心理学的书，她才知
道那是自己第一次解离。那种感觉
就像是有一堵“冰墙”把她关在里
头，“墙”内外完全割裂，记忆力也衰
退。但她知道外面全是伤害，所以
选择蜷缩在“墙”内。

初高中时，她以为自己痊愈了，
没想到高考前一周，那面“墙”又出
现了。她撞不开，该吸收的知识都
吸收不了，对周遭世界的感知力也
急速减退。她以为是考前紧张导致
的，找了心理咨询师，讲了自己的遭
遇，痛哭了一场，但对方却草草处
理，就让她走了。高考时她紧张，手
脚僵硬，恍恍惚惚，最后成绩不理

想，原本能上211高校的水平，只考
了一所普通一本院校。

病情复发更严重的一次是在大
三，当时学校因疫情封校，“墙”又出
现了。她想从“墙”内爬出来，但做
不到，没办法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
每说一句话、每打一个字都很难受，
就好像有东西在阻碍着她、让她无
法表达。记忆力也变得很差，比如
她把衣服装进洗衣机，设了个闹铃
提醒自己，结果闹铃响了，她却茫然
不知所措，直到第二天才记起来。

她翻看心理书，觉得自己是创
伤后应激障碍伴随解离的状态。直
到现在，解离症始终伴随着她，程度
较轻时，它可以帮她抵御伤害，“相
当于自我防护的功能”；如果它伴随
着创伤性应激障碍症的出现，可能
程度加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比
较危险。

这么多年过去了，李由努力不
再跟欺凌者有任何联系，把关于她
们的所有通通删除。有一天晚上，
她突然跟一位参与过欺凌她的人打
起了电话，她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种
种遭遇，没料到对方却说已经不记
得了，没想到造成的伤害那么大，说
了一句抱歉。而那几个带头欺凌她
的人，从来没有跟她表达过歉意。

“校园欺凌是非常恶劣的行
为。”现在再回过头看，她依然无法
原谅那些欺凌者。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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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原谅欺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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